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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日光流年》以其
独特的隐喻系统构成重要的阐释空间。作家阎
连科将人物姓名与其性格特质、生存境遇形成
象征性关联，使普通称谓语转化为承载隐喻的
符号。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该书的倒退式叙
事模式、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苦难诗学建构及
疾病隐喻等维度，针对其姓名符号系统的研究
仍显不足。本文拟聚焦小说中的姓名隐喻现象，
借助中国传统物象理论对文本的姓名符号进行
归纳分类并阐明根由，进而分析姓名编码中的
自然意象、民俗符号及其共同体现的人物悲剧
命运，以此对《日光流年》的姓名符号进行系统
性解码，丰富对《日光流年》的隐喻研究。

一、姓名符号的划分与命运底色
本文以类型学方法为研究路径，对阎连科

《日光流年》的人物命名体系展开系统性考察。
通过文本细读与三次交叉校验，考释并确认具
名人物 63 例（含核心角色、次要配角与单次出
现的功能性配角），其命名策略共呈现七大符号
类型：植物、动物、地理景观、数字编码、工具器
物、身体特征、吉祥符号。基于中国传统物象与
类型学方法、语义学理论，本板块拟在揭示各类
命名范式个体逻辑与共同特征的同时，着重探
讨其类型划分的学理依据与姓名符号系统的建
构逻辑。

（一）植物
植物符号在乡土中国的命名传统中兼具自

然属性与文化隐喻的双重维度。例如，作为农耕
文明的物质根基，“五谷”“桑麻”等植物意象既
指向实际生存需求，又通过“社稷”信仰与乡土
伦理形成符号关联；儒家“比德”传统将植物特
性人格化（如梅喻坚韧、竹喻气节），赋予植物情
感承载功能（如“桑梓”代故土、“折柳”寄离思）。

《日光流年》的植物符号命名正激活了植物在农
耕文明中从“自然”到“文化”的隐喻系统，包括
司马桃花、司马森、司马林、司马木、司马藤、司
马葛、司马蔓、司马榆、司马叶，杜桑、杜根、杜
菊、杜梅梅、杜柏、杜竹翠、杜杏花、杜梨花、杜铁
树、杜楠、杜青叶、杜大桃，蓝杨根、蓝柳根、蓝
菊、蓝叶儿、蓝四草、蓝五草共 27 例。以下将逐
一论述其分类的学理依据与“命名—命运”的隐
喻逻辑。

1.司马桃花
作为中国传统植物意象的典型代表，肇始

于《诗经·桃夭》的“桃花”意象在后世逐渐具备
双重文化维度：一方面作为仲春婚配时令的植
物表征，承载着青春美人、两性情欲的隐喻功
能；另一方面，因花期与清明雨汛的物候同步
性，“人面桃花”“桃花—流水”的文学母题建构
了时光易逝、青春难驻、美好易逝的审美追忆。
植物代谢周期暗示的生命意识，与仲春时节蕴
含的情欲象征，共同构成桃花意象的内在张力。

《日光流年》中，年华不再的惋惜、情欲的隐喻正
与司马桃花本人的命运遭际形成了强烈互文：
她代表三姓村前往侍奉卢主任及其病妻，身着
新红袄时“如一团跳满在山梁上的火球”“是伶
伶俐俐的一个人”，因此获得了卢主任的“青
睐”。奈何“脱了那袄，苍老无所顾忌地冲在她的
脸上”，司马桃花不久便因“年老色衰”，遭卢主
任抛弃，同步实现与结束了“献身”悲剧。

2.司马森、司马林、司马木
《说文解字注》形义训释：“森，木多皃。从林

从木。”“林，平土有丛木曰林，从二木。凡林之属
皆从林。”“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草，
下象其根。”首先，“森”“林”“木”具备语义场的
同源关系，与司马三兄弟的生理共性形成隐喻
的互文———暗示着共同的侏儒缺陷；其次，“木
多皃”的“集群”义与从复合“森”到单体“木”的
结构递减，隐喻了三兄弟的集体宿命———从

“森”到“木”，从繁盛走向死亡的命运滑坡：同为
司马笑笑之子，侏儒三兄弟均在饥荒中被遗弃，
被鸦群啄食致死。《日光流年》通过文字构形形
成递减关系的超故事层的命名策略，以符号系
统的群体结构隐喻了侏儒三兄弟的集体悲剧。

3.司马藤、司马葛、司马蔓
司马三姐妹的命名延续了上述的群体性命

名策略。顾野王《玉篇》：“达曾切。藟也。今总呼
蔓延如藟者。”《说文解字注》：“葛，絺綌艸也。从
艸，曷聲。”“蔓，葛属也。”“藤—葛—蔓”共属蔓
生植物语义场域，其命名逻辑与“森—林—木”
形成互文。此类植物因其“附生缠绕”的生态特
征成为性别隐喻的天然载体———正如 《诗经》

“葛藟萦樛木”的婚媾意象，蔓生植物与乔木的
共生关系被转喻为传统婚嫁制度中的性别从属
结构。司马三姐妹的命名因此包含三重渊源：表
层体现蔓生植物在农耕社会的常见性，中层体
现传统农耕社会对女性婚育、生命繁盛的朴素寄
愿，深层则超故事层地揭示了三姓村封闭环境
中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其生存如同藤蔓依附
于宗法制度之“树”，生命消融于“婚嫁—生育—
劳作—死亡”的“献祭”的循环链条。而她们的献
祭与牺牲，换来的不过是在传统伦理中被男性
以“藤—葛—蔓”之属命名。在此，姓名符号再次
将个体命运编码为传统村落女性的集体悲剧。

4.杜桑、杜柏
桑、柏祖孙的命名构成以乔木为核心的象

征系统。杜桑的姓名符号依托桑树构建了三重
文化隐喻：其一，早在先秦，即存在“桑林会男
女”的春社之俗，《鄘风·桑中》即为这一世风的
明确佐证。“这‘桑中’，我以为即卫地的‘桑林之
社’……‘社’为地神之祀，但后来也变成聚会男
女的所在，与高禖的祭社相混……总之，桑林之
社也是男女聚会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桑林逐
渐演变成一种性暗喻，成为情色的象征，如以

“桑中之喜”指代男女情色。桑树在上古时期即
被赋予的两性隐喻、情色意涵与生殖崇拜意义，
恰恰与杜桑选择成为妇产科的“赤脚大夫”，在
弥留时勒令三姓村夫妻加紧房事、组织繁衍的

“生育运动”构成呼应；其二，《小雅·小弁》“维桑
与梓”所构建的乡土情结，亦贯穿于杜桑为降低
三姓村难产率而外出学医的“离乡—归乡”的人
生轨迹，隐喻了杜桑终生奉献故土的“埋骨桑
梓”的选择；其三，如“虞主用桑”，《中华大字典》
载“桑，犹丧也”，桑、丧的同音属性使象征生殖
的“桑”拥有另一重“死亡”意涵，恰恰与三姓村
的死亡观形成符号对接。“让这茬孩娃们练练
胆，让他们知道三姓村人死得早，知道人死就是
没有气儿了，没有啥儿值得害怕的”———杜桑死
后，其尸停灵月余并由各家小孩轮流守夜，这场
具象化展演的死亡仪式转化为三姓村生死启蒙

的教育实践，揭示了三姓村在短寿宿命中凝聚
而成的死亡观：人死不过“植物凋零”。

杜柏的命名则遵循松柏类植物的双重象征
维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
柏树生命的永恒性对应三姓村人对长寿的强烈
诉求。杜柏时时手握《黄帝内经》阅读并每天煎
熬益寿汤，正是其生存焦虑的具象化；“她死了，
我们得活着”“死了哭不活呢”，司马蓝在四十岁
撒手人寰，也是杜柏“领着村人葬埋了儿子杜
流、司马弟兄、蓝四十及别的六七村人”，杜柏的
死亡态度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的现实主义。
结构上，全文以杜柏“噼啪一下明白”的顿悟了
结了三姓村三代人的生死鏖战———“岁寒，然后
知松柏之后凋”，当“凛冬”降临（耗尽全村人力、
物力的“灵渠引水延寿工程”失败），杜柏以幸存
者的悖论姿态成为叙事空间中的“后凋者”。他
既是三姓村延寿历史的清醒见证人，又是不得
不延续荒诞生存的在场者；既是抽离于集体迷
狂的观察主体，又是被永久困在废墟现场的客
体。杜柏恰似寒风中的松柏剪影，怀揣着现实主
义的死亡观永恒定格在对消逝者的凝视与对宿
命的对抗之中。5.杜菊、杜梅梅、杜竹翠

杜家三位女性———杜菊、杜梅梅、杜竹翠的
姓名符号与人物特质形成双重悖反：其命名符
号取自“四君子”，其行为轨迹却颠覆了原型的
道德预设，俨然属于超故事层的隐喻范畴。

杜菊为司马笑笑之妻，杜梅梅为蓝百岁之
妻，而司马笑笑与杜梅梅、杜菊与蓝百岁各有私
情，不合于传统道德的私通情节构成了对传统
意象的颠覆。“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
香”，菊花以“晚节香”为道德象征，杜菊与蓝百
岁的私情则构成对“菊”符号的道德性消解（三
十余岁亦确属三姓村的“晚年”）；而杜菊最终因
负罪感自缢的结局，却又以极端方式复归“宁可
枝头抱香死”的传统训诫。符号的撕裂与缝合，
映射出三姓村伦理体系中道德规训的困境———
生存压力既能瓦解符号的原始意义，亦可能催
生更极端的符号重构。

杜梅梅的命名亦构成对“梅”的符号解构。
在传统意象体系中，梅花以“琼英缀雪”的高洁
形象承载文人精神，但《金瓶梅》通过庞春梅的
形象完成了符号异化：化“寒”梅为“春”梅。庞春
梅作为西门庆家的通房丫头，其姓名中的梅花
意象与情欲叙事紧密捆绑。杜梅梅的命名正延
续此变异逻辑：当原始本能碾碎道德桎梏，传统
符号承载着反常规的生存策略———“梅”字承载
的霜雪精神，最终沦为乡土女性在宗法制度缝
隙中求存求己的本能写照。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竹以气节著称，其
坚可配松柏，劲可凌霜雪，杜竹翠的命名因此更
具辩证性。她执着于与司马蓝结婚，不惜多次阻
断司马蓝与蓝四十的爱情，化身面目狰狞的“恶
女人”。这种一意孤行的“纠缠”既消解了竹的文
人气质与道德象征，又在泼辣粗蛮之中呈现出
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以山野村妇的粗粝方式重
构了竹的“坚韧”内核。人物塑造中泼辣与刚强
并存的矛盾性形成独特的阐释空间：当传统文
人的“气节”符号下沉至乡土社会，其精神内核
被置换为生存层面的原始韧性。这种符号转译
既是对精英文化的祛魅，亦是对底层女性生命
力的另类书写。然而，在另一个维度上，杜竹翠
与“不倚”的竹大相径庭：“你要是娶了我，我会
像磨道里的驴一样侍奉你一辈子”，杜竹翠合乎
阎连科笔下的“贤妻”标准。她为婚姻付出了沉
重代价，为司马蓝生子、做饭、日复一日地操劳，
并目睹着司马蓝一次次赴往蓝四十家，践踏着
她作为妻子的身份和尊严。杜竹翠将自己的精
神、肉体依附于男性，在无望的婚姻中下沉。“男
人是她们生命的一切，并且主宰着她们的一切，
她们自我的丧失使其只能依附别人，成为没有
独立人格的人”，她富有韧性而缺乏精神的独立
性，杜竹翠的生命力是“藤葛之属”的生命力，而
非竹之生命力。

6.杜根、蓝杨根、蓝柳根
三人的命名聚焦于植物根系符号的隐喻。

杜“根”无具体植物指向，而“杨”“柳”分属深根
系植物与直根系植物，根系均深入土壤，主根扎
得深，须根分布广。根系作为植物生命系统的能
量中枢，其自然形态在农耕文明认知中承载着
双重象征维度：“深根固柢”的“深埋性”、“根布
四垂，密接土气”的“延展性”，而均暗合宗族繁
衍的空间想象。饥荒中，杜根为保全儿子杜桩性
命，忍痛弃子以求他人收养，最终与子分食亡女
遗骸；杨根、柳根的出场则必然与其亲属同现，
其人物形象的刻画在几次集体卖皮中集中展
现；这无不强调着三人的宗族性。“根系”的命名
策略借助植物器官的微观特写，将农耕文明“落
地生根”的生存伦理编码为具象符号：“根”是生
理维度的生命保障与精神维度的文化锚点，展
现出三姓村人集体无意识中扎根大地的深厚乡
土情怀、家族繁荣的朴素盼望与长寿坚韧的生
命追求。

7.“命名—命运”之关联不可考
除却具备充分阐释基础的植物意象符码，

尚存在一类特殊案例：司马榆、司马叶，杜杏花、
杜梨花、杜铁树、杜楠、杜青叶、杜大桃，蓝菊、蓝
叶儿、蓝四草、蓝五草共 12 例姓名符号虽具备
可考的符号学价值，但因人物叙事维度的缺失
形成阐释困境。植物意象本身承载着传统文化
谱系中的既定象征意义（如“榆”寓富贵长生，

“杏”寓美好纯洁，“叶”“草”“果实”三类具体物
象可延伸出“生命力旺盛”“繁衍生息”的象征意
涵等），但由于文本未提供足够的行为轨迹与性
格刻画，导致符号能指（植物意象）与人物所指

（角色特质）间无法建立有效的符号学关联。这
种叙事留白使笔者难以判断此类姓名究竟构成
作者刻意的隐喻编码，抑或仅为乡土命名“所见
即所得”的自然采撷，因此悬置。

（二）动物
《日光流年》中以动物指称的姓名符号包括

司马虎、司马鹿，蓝大豹、蓝二豹，杜狗狗共 5
例，此类动物符号系统通过命名策略实现人物
性格的直观譬喻：

杜柏从屋里冲出来，一脚把妹妹（杜竹翠）
从大门里踢到大门外。拿了菜刀举在半空的司
马虎在杜柏身后被五哥司马鹿紧紧抱住了。

当杜竹翠与司马蓝爆发矛盾，司马虎“举刀
欲砍”的暴烈反应与司马鹿“抱阻劝解”的温和
应对，构成“虎—鹿”符号的戏剧化对照。虎作为

山君，素为虎啸山林、震慑百兽的威权符号：《周
易·乾》的“风从虎”昭示其与天地之力的共振，
汉代虎符亦将虎的猛厉转化为权力符码；文学
作品中冠以“虎”名的人物，无不彪悍强势，这
与司马虎大胆敢拼、雷厉风行、勇猛刚强以致
冲动暴力的个性形成直接对照。而鹿在自然生
态中向来处于猎物地位，作为“呦呦鹿鸣，食野
之苹”的柔善象征，往往象征温顺、柔和，司马鹿
则确实温和谨慎、柔和善良乃至怯懦胆小、瞻前
顾后，充分彰显了动物意象与人性特质的符号
同构。

同时，在开渠延寿工程的叙事中，“虎—鹿”
所指涉的性格特质与个体命运图谱的互涉性得
以具象化呈现。卖尽腿上的皮子、目睹延寿计划
再次失败与司马蓝的死亡，司马虎以决绝的自
缢践行其刚烈秉性，构成具有仪式感的生命终
结；而司马鹿的死亡则隐没于“修灵隐渠”这一
集体劳动叙事的褶皱中，其生命轨迹的消逝甚
至未获阎连科的正面书写，仅在司马蓝“昨儿最
后一炮炸住了他”的口头解释中得以交代。

“虎—鹿”二者殊异的死亡图景，恰构成姓名符
号、性格特质与命运图谱的三重镜像式对照。

“蓝家的傻子”蓝大豹、蓝二豹与“杜姓的痴
狗儿”杜狗狗的命名则昭示了乡土社会为智力
缺陷者“求生”的截然相反的命名策略。“傻子”
的命名系统呈现“豹—狗”的悖论：豹为迅捷猛
兽，其凶悍意象却被村人用于禳解“命格轻贱”
的先天残缺，暗含“以凶制厄”的乡土朴素思维；
狗作为“五畜之卑”，其命名则遵循“贱名易养”
的民间反语习俗，以符号贬抑祈求生命存续。这
种双重策略实质是农耕文明在认知局限中发明
的缓冲机制：将现实苦难转化为可控符号，为不
可控的生存现实建立应对路径，在象征层完成
对残酷现实的驯化与消解。

（三）地理景观
因人物叙事维度的匮乏，《日光流年》中以

自然景观命名的姓名符号基本属于故事层自洽
的意义系统（除“杜流”），缺乏对人物命运的隐
喻。这类姓名符号包括司马南山、司马山脉、司马
洪，杜流、杜水、杜岩，蓝石头共 7 例，集中于“石”

“水”两类。其中，司马南山、司马山脉、杜岩、蓝石
头 4 例属“石”，司马洪、杜流、杜水 3 例属水。

1.石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日光流年》中的

岩石命名系统承载着农耕文明对永恒生命的想
象。岩石具备自然属性上的坚固性、长寿性、稳
定性与抗摧折性———被建构为“天地至坚”“天
地之寿”的具象，后人亦多取石之贞固正守、孤
拔千仞、耿介不移与长寿永恒的品德以命名而
自喻。结合三姓村突出的“短寿”矛盾进行考察，
以“南山”“山脉”“岩”“石头”为名，强烈彰显出
三姓村人对“磐石不移”之德行的期许与“寿比
南山、山石”的长寿愿景。

2.水
与“石”相同，“水”亦有“夫水者，君子比德

焉”的“似德，似仁，似义，似智，似勇，似察，似
包，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的“十一似”的道
德寄托，象征着清澈与纯净。但与“无转移”的石
性相比，“水”意象截然相反地代表着流动与变
化，以“不舍昼夜”成为时间永恒、生命永恒的隐
喻。威尔赖特说：“水这个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来
自于它的复合的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
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
新生命。”“洪”“流”“水”的姓名符号既承载“上
善若水”的道德伦理期许，又暗合“水为万物本
原”的生命原初想象与永恒期盼。

其中，杜流的命运轨迹构成水符号的终极
演绎。作为灵隐渠引水员，其名“流”本指向水利
工程承载的三姓村的延寿希望；但他亲眼目睹
灵隐渠污水横流、三姓村延寿计划再度破灭，

“投水而亡”的自杀选择将“水”推向解构———生
命之源异化为死亡之渊。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其
尸身随水流归故里的结局，以黑色幽默的方式
完成“水流”符号的闭环叙事，水的流动性既维系
了肉身的空间位移，又消解了生命的存在意志。

（四）数字编码
数字命名系统以蓝氏家族最为典型：包括

蓝百岁、蓝九十、蓝八十、蓝七十、蓝六十、蓝五
十、蓝四十、蓝三九共 8 例，以纯粹的寿数为内
容，并不像“蓝四草、蓝五草”等在纯粹数字以外
仍包含其他意象成分，因此构成直白的数字符
号链。此类命名属于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统，与
命运图谱的勾连属于集体性的寿命焦虑（而非
个人的具体命运），并遵循双重功能：一是以数
字标记家族成员的长幼排行，二是通过数值直
观表达对寿命的祈求。

然而，随着蓝家子嗣繁衍，其命名数字被迫
向现实生存阈值收缩：当“四十”“三九”的数值
迫近三姓村人寿命的客观极限，其命名行为已
从传统祝祷（“百岁”“九十”等寄寓理想长寿）异
化为现实标注（“四十”“三九”对应生命大限）。
即便如此，“四十”作为命名终点仍具备集体性
的象征功能，既是三姓村对“活过四十岁”这一
生存目标的符号化宣言，也是三姓村对宿命枷
锁的沉默抗争。数字符号命名由此升华为三姓
村乡土群体在死亡阴影下倔强求生的精神图
腾———即便四十载是三姓村人生命的极限，也
要在姓名中为这份微薄的“长寿”预留象征空间。

（五）工具器物
《日光流年》中的工具命名集中呈现了农耕

文明的实用主义，其构成包括蓝长棍、蓝长杠，
杜桩、杜柱共 4 例。蓝长棍、蓝长杠的命名直接
挪用工具，虽因角色边缘性缺乏阐释空间，但其
符号选择仍折射出乡土社会“物以致用”的命名
逻辑———以生产工具命名子嗣，暗含对劳动价
值的主体性确认。

杜桩、杜柱的命名则展现了更深层的符号
转译机制。“桩”与“柱”作为土木工程的核心元
素，其命名实践构成三重语义转换：其一，物理维
度上，以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隐喻家族血脉的延续
性；其二，伦理维度上，将工程承重转化为个体对
家族责任的担当；其三，社会维度上，通过刚性
材料的抗压特质暗示抵御外部危机的集体韧
性。这种从物理承重到精神支撑的符号转换，本
质是乡土社会升华生活日常的具象体现———以
工具符号为维系伦理秩序的精神铆钉。

其中，杜桩因卖皮被赖账而自缢，却又因此
吓得医院手忙脚乱，最终由县水利局负责人出
面为卖皮一行人提供了大量建筑工具。在修渠
一事上，杜桩的死无疑阴差阳错地达成了“桩”

式的支撑作用，由此完成“命名—命运”的隐喻。
（六）身体特征
《日光流年》的姓名系统中，“蓝豁嘴”为身

体特征型命名的孤例，呈现出直白性表征。其命
名逻辑遵循乡土社会常见的“以形赋名”传统，
通过生理缺陷的直接外化完成身份标识。相较
于其他符号的隐喻深度，此类命名因语义透明
性与角色边缘性（蓝豁嘴仅出场一次）未构成深
层符号学阐释空间。

（七）吉祥符号
“吉祥语”是表达美好、福善意愿的言辞，当

其在人物姓名中出现，则表现为人们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日光流年》高频出现的
吉祥语命名，集中体现了乡土社会对生存愿景
的符号化表达。

此类姓名通过语言符号的祝祷传递集体诉
求，具体呈现出三重编码模式：其一，显性诉求
型命名，以直白语义传递生存诉求，将现实焦虑
转化为字面化的生命祈愿；其二，比喻修辞型命
名，借助象征符号实现愿望转译，通过语义置换
构建间接表达路径；其三，隐喻修辞型命名，依
托抽象概念将人物命运投射扩展至多义性符号
场域。这三类命名共同构成乡土社会“以名载
愿”的文化实践，通过符号系统的建构与重组，
在语言层面实现对生存困境的象征性消解。1.显性诉求：生存焦虑的符号化

显性诉求型命名系统集中体现了乡土社会
“以言祈运”的符号实践逻辑，未构建复杂的隐
喻体系，植根于乡土命名传统中的直陈原则，属
于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统，其构成包括司马红，
杜高寿、杜百年、杜不落，蓝长寿、蓝香香共 6 例。

“红”“香香”符合民间女性命名的审美范
式，通过视觉（色彩）与嗅觉（芳香）的感官符号，
将意义寄托锚定于青春范畴；“高寿”“百年”“不
落”“长寿”则遵循直陈性原则，通过字面语义与
所指对象（长寿愿望）的直接对应，构建零度修
辞的符号关联。此类命名既是愿望载体，亦暴露
了三姓村生存焦虑对命名系统的深度渗透。

2.比喻修辞：吉祥观念的符号替代
比喻修辞型命名系统通过喻体符号建构愿

望表达的间接路径，同属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
统，包括司马龟庆、司马龟典、司马龟祥、司马龟
吉、司马常青、司马珠共 6 例。此类命名以“龟”为
核心构成典型范例（以“龟”入名，佐以“吉祥、庆
典”字样的姓名占 4 例），依托传统文化中龟作
为“麟、凤、龟、龙”四灵之一的长寿象征，将生物
特性转化为寿命延展的明喻载体；“常青”同理，
借用部分植物终年不凋的自然属性，抽象投射
出青春永驻、健康长寿的生命理想；“珠”则通过

“掌上明珠”“如珠似宝”的民间譬喻，将珍宝意
象转译为对女性价值的珍视，取珍惜疼爱之意。

这种比喻策略与显性诉求型命名的本质差
异在于符号能指的选择：前者通过喻体（龟、珠、
常青植物）构建与所指对象（长寿、珍视、永恒）
的间接关联，后者则以直陈语义（寿、康等）实现
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

3.隐喻修辞：人物命运的多维投射
隐喻修辞型命名系统通过姓名符号建构起

复杂的阐释空间，属于超故事层的意义系统，包
括司马天仁、司马笑笑、司马蓝共 3 例。司马天
仁的姓名符号与其命运轨迹深度互文：作为司
马蓝的曾祖爷、三姓村首位发现“喉堵症”并试
图举村迁徙的失败者，其名“天仁”与“天地不
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哲学命题构成尖锐悖反：
当村民将生存希望寄托于天道的仁慈时，其抗
争的溃败恰成为命运无情的实证，姓名符号在
此成为现实困境的终极反讽。

司马蓝之父，司马笑笑的命名隐喻最为错
综。一方面，在带领村民对抗“喉堵症”的失败抗
争中，司马笑笑的人物定位显著合乎《出埃及
记》中摩西的救世者形象———如同摩西“可以远
远观看耶和华赐给百姓的流奶与蜜的迦南那
地，却不得进去”，司马笑笑最终亦以“救世主”
姿态困于“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
的宿命枷锁；他的救赎努力悉数失败，“笑”的积
极语义蜕变为对荒诞宿命的反讽，成为命运嘲
弄的具象化印记。然而，另一方面，其名“笑”的
语义恰恰指向对苦难的消解，司马笑笑在饥荒
中以“潇洒”姿态舍身饲鸦、换取口粮供养村民
的慷慨赴死，赋予了“笑”名以具备“在上为乌鸢
食，在下为蝼蚁食”性质的壮烈的英雄主义内
核，亦近乎《庄子》“鼓盆而歌”的生死超脱。

司马蓝的姓名系统亦具备多层编码，但其
内涵相对简明：其一，作为寄托家族生育盼望的
符号存在（借“蓝”家“女娃运”求嗣）；其二，“蓝”
字实由蓝氏妻杜梅梅命名，“蓝”作为婚外情产
物成为宗法伦理越界的隐秘标记；其三，作为联
结“司马”“蓝”两大家族的枢纽符号，其名影射
了司马蓝其人与蓝家的深刻羁绊，包括他与蓝
四十的爱情悲剧。这种三位一体的符号结构，通
过单一能指串联起宗族子嗣、伦理禁忌与情感
宿命的多重命题，最终将司马蓝的个体命运化
作乡土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微观缩影。

二、姓名符号的三重语义场
通过对《日光流年》姓名符号系统的综合考

察，本文依据文化属性将其命名范式划分为两
大核心范畴：植物、动物及地理景观构成的“自
然意象类命名”，数字编码、工具器物、身体特征
及吉祥符号组成的“民俗符号类命名”。这两类
符号系统在文本中呈现出深刻的辩证关系———
前者以农耕文明亲近自然、崇拜自然的属性为
根基，通过物象象征投射人物的生存伦理；后者
则以民间实用主义为导向，将生存焦虑编码为
符号化的象征与祝祷策略。二者共同构成了三
姓村乡土社会的认知范式，既承载着宗法制度
下的伦理秩序，又折射出生命在死亡宿命前的
符号化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两类符号系统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与人物的命运图谱形成结构性互涉：自
然意象的代谢规律暗合个体、集体生命的盛衰
轨迹，民俗符号的愿望投射同样映射个人命运
悲剧与三姓村集体困境。由此，自然意象、民俗
符号与命运图谱共同构建起文本的三重语义场
域———前者为表意基础，中者为策略延伸，后者
为二者共同的终极指向。这一复合阐释框架通
过符号能指与命运所指的深度绑定，为小说中63 例姓名符号的系统解码提供了理论路径。

（一）自然之镜：农耕文明的认知体系
自然意象类命名的本质，是乡土社会对自

然秩序的符号化摹写。回归故事层而言，自然意

象类命名则是乡土社会对自然崇拜的延续，是
乡土认知体系的微观缩影：农耕文明的生存逻
辑以“农本”为核心，自然物不仅是物质依赖的
对象，更被抽象为命名系统的核心能指———或
以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物象寓意锚定人物命运与
生存伦理，或通过自然习性与人性特质的直接
映射，构建起“物性—人性”的同构系统，或以符
号的永恒对抗肉身的速朽，共同指向对长寿的
执念与对宿命的无奈妥协。这种命名实践将自
然物升华为文化基因，在姓名中完成从“物”到

“人”的象征转化。然而，必须承认这种命运隐喻
是超故事层的。

（二）民俗之维：实用主义的生存期望
《日光流年》的姓名符号亦深刻体现了民间

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其中，这种实用维度的盼
望最集中体现为对长寿的追求，共同将“求生”
符号传统推向极致：“南山”“高寿”“百年”等一
系列具备长寿寄愿的姓名符号的密集使用，构
成对三姓村短寿早夭的宿命的符号学反制———
当血肉之躯注定速朽，唯有借助符号能指的永
恒性，才能在象征层面实现对生命限度的超越。
这种命名策略暴露了整个三姓村乃至农耕文明
深层的生存焦虑：在不可抗的死亡秩序面前，符
号置换成为最后的救赎路径。

（三）命运之网：人物宿命的符号表征1.个体轨迹：性格的符号显形与命运的符
号预叙

《日光流年》通过姓名符号与人物性格、命
运的深度互嵌，建构起个体生命轨迹的象征性
书写系统。在性格维度，姓名符号以隐喻机制预
设人物行为逻辑，如杜竹翠的泼辣粗粝消解传
统文人的“竹”之雅，将精英伦理下沉为乡土生
存的原始韧性，又如司马虎与司马鹿的动物符
号构成性格两极，“虎”借威权野性投射为司马
虎的暴烈大胆，“鹿”凭柔善意象显影为司马鹿
的温和怯懦，符号对立演化为不同人物个性极
端对立的戏剧张力。

在命运维度，姓名能指亦通过语义悖反预
叙三姓村人的宿命困境，构成精彩的超故事层
隐喻，如杜流之“流”从灵隐渠引水的生存希望

（水利救赎）逆转为投污自尽的死亡闭环（腐水浮
尸），符号意义在叙事中颠倒，又如司马天仁之

“仁”与“天地不仁”形成反讽，对抗自然的救赎
路径的溃败使姓名沦为悲剧宿命的注脚，“天赐
仁德”的期许与喉堵症的无解性构成荒诞对话。

2.家族图谱：命名逻辑的族群差异
《日光流年》三大家族的命名系统通过差异

化符号策略，建构起映射家族特质与生存困境
的编码体系：其一，杜氏命名系统以植物意象为
核心，形成相对密集的传统文化符号矩阵。其命
名高度贴合“医道门户”“村中的书香门第”的家
族定位，通过植物学特性与中华文化传统物象
象征的互文，完成“医学世家”“书香世家”的身
份自证。其二，司马氏命名系统呈复合型符号结
构，其动植物符码与隐喻修辞的交织，形成多层
语义网络。这种与众不同的命名策略，或为司马
家族成员政治领导力、凝聚力与权力欲的符号
化外显，或与司马家族在三姓村中的权力地位
形成镜像。其三，蓝氏命名系统以数字符码与直
陈诉求为主导，起名逻辑最为直接质朴，小农属
性与生存焦虑尤为突出。

《日光流年》中个体的挣扎与集体的宿命，
最终在姓名符号系统中凝结为乡土社会面对死
亡、伦理与时间的寓言，构建起乡土文明的认知
范式。当三姓村人在喉堵症的阴影下以姓名书
写生存宣言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早已化作这
个渺小、落后的农耕社群面对无常命运的集体
精神史诗———在语言的永恒性与肉身的速朽性
之间，姓名隐喻是三姓村最后的抗争，也是悲剧
的挽歌。

三、结语
《日光流年》的姓名符号隐喻系统以其高度

理论化的编码逻辑，构建了一个兼具文学深度
与文化批判性的象征场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
中不可忽视的文本实验。从文化批判的维度而
言，这一姓名符号系统堪称一部微观的“乡土精
神史诗”———姓名符号不再局限于身份标识的
功能，而是演化为一种“超故事层”的叙事装置，
以能指（自然意象与民俗符号的双重路径）与所
指的复杂博弈，通过符号的集体编码实践，将个
体的生存焦虑升华为群体的结构性困境，将人
物的性格特质、行为逻辑与命运轨迹深度绑定，
使文本呈现出“符号即命运”的寓言性特征。符
号系统成为一面棱镜，折射出乡土中国在传统
与现代、生存与伦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多重张
力。在姓名书写的瞬间，个体的渺小与命运的宏
大、传统的重负与现代的虚无、抗争的激情与宿
命的荒诞，皆被熔铸为永恒的姓名图腾。这一系
统以符号的诗学力量，完成了对三姓村乃至农
耕文明的精神本质的终极叩问与深刻哀悼。这
种实践提示作家，可通过深耕本土文化符号，使
作品在承载地域特色的同时具备普世性的哲学
反思。此外，姓名隐喻的编码逻辑也为当代文学
如何平衡现实主义与寓言性提供了范本———在
具象的乡土书写中嵌入抽象的符号系统，既保
留了叙事的真实性，又赋予文本以形而上的阐
释空间。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本研究突破了传统
文学批评对叙事结构、主题或风格的单一聚焦，
推动了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多维拓展。通过融合
认知语言学、类型学与中国传统物象体系，本研
究展示了跨学科视角在文学分析中的有效性，
为解读其他作品中的符号隐喻提供了可借鉴的
范式。同时，《日光流年》的姓名隐喻研究还为当
代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实践案例。它表明，
中国文学批评不必囿于西方理论的直接套用，
而可通过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物象理论、训诂
学）构建独特的阐释框架。这种“在地化”的学术
路径，既能避免理论移植中的语境错位，又能重
新发掘本土文化的阐释活力，对建构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总之，对《日光流年》姓名符号的隐喻研究
不仅是对单一文本的深度解读，更是一场关于
文学符号学、文化批评与理论创新的思辨实践。
它证明了文学研究中“小符号”的“大能量”———
通过微观的符号解码，既能抵达文本的深层结
构，也能透视社会或时代的精神本质，最终在语
言与命运的永恒博弈中，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开
辟更为广阔的阐释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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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意象、民俗符号与命运图谱
———论《日光流年》姓名符号的分类与隐喻


